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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剧表演艺术中的“真假虚实”与“起承转合” 

李玉声 邬可晶 

  以“五功五法”为核心的京剧表演艺术，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涌现出

了一大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这些表演艺术家演戏非常善于“叠褶儿”，无论唱念做

打舞，都能巧妙地运用真假虚实的转换结合，熟练而不露痕迹地展示起承转合的表演

方法，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发扬。 

一 

  这里提到的“真假虚实”，不是一般“艺术概论”所谈的“用虚假写意的艺术方

式来表现生活的真实”，而是仅就表演艺术本身——“五功五法”来说的。何谓表演

艺术的真与实、虚与假呢？真与实，属于唱念领域的，诸如噶调，高腔，长腔，嗓子

顶功，一连数月排练演出嗓子唱不哑，话白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地传送到听众的耳朵

里，嘴里咬字的准确，行腔技法之纯熟，等等；属于做打舞领域的，诸如靠功，甩发

功，翎子、翅子功，翻打扑跌各种繁难的技巧，以及身上的功架，等等；凡此皆为真

与实的功夫。这些真功夫，需要花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苦练，才能

练好、练成，才可能具有惊人之技。京剧表演中的虚与假，实际上是更难更高层次的

艺术境界，因为表演艺术的虚与假需要用几十年所练成的真与实的功夫来造就，换句

话说，即以真的实的功夫为基础，练出虚的假的高层次的表演方式和技法。表演艺术

的虚与假，往往突破了老的传统程式的固有范畴，但它还是用固定的表演程式来表现

的，也可以说就是创造了新的程式。举凡京剧大师、京剧大家，他们在舞台上不是用

一些比较外露的真与实的功夫以博得观众的喝彩，而是凭借自己的火候，运用艺术上

的虚与假来震撼人心。 

  李少春在电影《野猪林》与舞台演出《野猪林》“白虎堂”一场中的不同处理，

称得上是真与实、虚与假的艺术功力的最佳例证。 

  电影《野猪林》“白虎堂”一场，在重责林冲八十大板之后，少春先生用的是真

与实的表演技法。此时，少春先生用了向左侧身滚堂、再向右侧身滚堂、乌龙绞柱、

跪蹉、甩发，单腿跪亮相，面向观众唱“反西皮导板”：“八十棍打得我冲天愤

恨。”在这里，少春先生根据导演的要求，发挥了他准确而深厚的传统基本功，走了

非常漂亮的左右半滚堂、乌龙绞柱、跪蹉、甩发等一连串的传统表演程式动作。 

  舞台演出的《野猪林》“白虎堂”一场，相同的内容少春先生则是这样处理的：

八个牢子打完林冲八十大板，撤回原位。此时，林冲趴在地上，头向里，双脚向观



众，在“乱锤”的锣鼓声中，双手双脚撑地，双腿略呈伏式弓箭步，身体离开地面，

全身略有颤抖作疼痛状。在“导板头子”的锣鼓经中，凭借双手双脚的撑力，向上场

边趴着横蹉。人移蹉到上场边唱“导板”的位置，面向里单腿跪着，唱“反西皮导

板”：“八十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上述这些身段，不是传统固有的表演程式，乃是

少春先生创造的一个全新的表演程式动作，可以说是对传统“五功五法”的丰富和发

展。这一表演程式动作，充分体现了少春先生善用表演艺术的虚与假：看上去好象没

东西，没什么难走的，谁都能走，当时唱《野猪林》的演员都学少春先生这一下，我

演《野猪林》也走这下儿，然而无论谁也走不出少春先生的那种神韵。 

  舞台上要有神韵、意境，首先必须具备准确而深厚的传统基本功；没有扎实的传

统基础，即便能编出些东西，也不上档次，品位不高。少春先生舞台演出《野猪林》

“白虎堂”的这一虚与假的表演程式动作，所以能够既具新意又符合本行当的表演规

范、取得比真与实的功夫更富远韵的艺术效果，皆有赖于他那些传统表演程式的功

底。马克思曾说：“当你飞翔的时候，传统就是你的翅膀。”诚哉斯言。 

二 

  我们曾说过，“戏理”就是表演之理，凡是舞台上与表演有关的道理，除了“戏

情”以外，均属戏理。那么，怎样在既有的剧本情节（戏情）的前提下，合理地编排

一出戏、一场戏的五功五法的内容，便是“戏理”所须研究的重要课题。高明的表演

艺术家所设计的一场戏或整出戏的技巧、程式、节奏，总是能和传统文化、古典文学

中的章法布局达到“思接神会”，不谋而合。 

  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诗中的律诗，极其注重章法的“起承转合”。律诗的

首联、颔联、颈联、尾联，相当于起、承、转、合的结构布局。元代杨载的《诗法家

数》有云：“律诗要法，曰起、承、转、合。破题（引者按：‘破题’即‘首联’）

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总之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

天。颔联或写意，或写景，或书事用事引证。此联要接破题，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

脱。颈联或写意写景，书事用事引证，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要变化，如急雷破

山，观者惊愕。结句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

场。使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已将律诗之起承转合说得甚为形

象而透辟。起承转合之中，颈联的“转”最为重要，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

“人但知律诗起结之难，而不知转语之难，第五、第七句尤宜着力。”一首近体诗的

成败，往往看“转”得是否精到；“转”得别出心裁，甚至有起死回生、力挽狂澜之

效。李少春就是一位把古典诗歌起承转合的章法融于京剧表演艺术之中、使之成为京

剧艺术表演法度的艺术家。 

  少春先生在《白毛女》中饰演杨白劳，他在这出戏中的表演、处理，全面地揭示

了京剧艺术是如何融会古典诗歌起承转合的文学技法的。以杨白劳见黄世仁一场戏为

例，这场戏一开始让观众感到很静、很冷，非常压抑。一俟穆仁智向杨白劳说“把你

的亲生女儿喜儿领来顶租还债”，杨白劳的情绪顿时突变，唱了四句“二黄散板”：

“霹雷一声当头响，满腔怒火燃胸膛。虽然本利未奉上，（加白：少东家）怎能叫喜



儿把债偿。”在第三句散板后有话白：“少东家。”这一声“少东家”叫得扣人心

弦，紧接着唱第四句散板：“怎能叫喜儿把债偿。”“把债偿”的“把”字，少春先

生使了个长的拖腔，不缓气，一口气唱完“把债偿”三个字，神完气足，一下子把观

众的心拎了起来。这四句“二黄散板”唱得很不平凡，可谓“突兀高远，如狂风卷

浪，势欲滔天”，恰似起承转合的“起”。黄世仁唱完四句“散板”之后，杨白劳有

段“顶板快原板”：“喜儿她犹如我性命一样，可怜她才三岁就死了亲娘。我费尽心

血将她抚养，忍饥寒，受风霜，十七年苦度时光。少东家叫她来抵帐，叫老汉怎不悲

伤！”少春先生这段“顶板快原板”唱得潇洒、流畅，如行云流水，绵远悠长；不受

法度约束，达到了变有法为无法，无处不是法，是更高境界的演唱法度。可谓是“骊

龙之珠，抱而不脱”，恰似起承转合的“承”。接下来，少春先生结合戏情戏理，充

分展现了他深厚扎实的传统基本功：硬抢背，跪蹉，蹉步，各种倒步、垫步，前后移

步，以及淋漓尽致的“二黄导板”：“霎时一阵神迷惘。”一连串真与实的表演程

式，连气儿都还没喘过来，紧跟着唱出长达二十一个字的“跺板回龙”：“休动手，

莫要忙，你行好积德善心肠，容老汉再作商量。”“原板拉散”：“我情愿到来年把

本利奉上，我情愿替喜儿黄府奔忙。老天爷快与我把人情来讲。”这段唱，少春先生

唱得撕心裂肺，观众听罢真有把饰演黄世仁、穆仁智的袁世海、骆洪年从舞台上拽下

来、踩在脚下的冲动。这段表演和唱，可谓“急雷破山”，使“观者惊愕”，恰似起

承转合的“转”。最后，杨白劳被黄世仁、穆仁智两人强行在文书字据上摁下手印，

推出大门。这里，少春先生走了个“硬僵身”。这个僵身绝不同于今天舞台上演员所

走的僵身：今天舞台上的演员所走的僵身，都是先下腰，再往后一挺躺下去，那是

“软僵身”，不吃功；“硬僵身”应当如门板一样，身体不能打弯儿，直挺挺地摔下

去，那才叫货真价实的“僵身”。硬僵身，我看到两个人走过，一位是少春先生，另

一位是我的父亲李洪春先生。我父亲在《伐东吴》中扮演黄忠，黄忠中箭之后，最末

一场“启箭”，刘备把黄忠身上中的箭拔出来，这场戏黄忠要走硬僵身。我父亲这个

僵身与众不同，速度快，身体板儿平，背朝下将要落地时，双腿猛然一蹬，整个身子

平平地离开地面约一尺高，如同门板一块，平整地摔下去（但绝对不是像武打片那

样，蹦起来双脚一踹，背朝下摔在地上）。少春先生在《白毛女》中所走的僵身，也

是板儿平如门板一块，走得干脆、漂亮，仰面朝天，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唱“二黄导

板”：“老天杀人不眨眼。”躺着唱“导板”已属不易，何况这句“导板”少春先生

是翻着唱的，唱高腔、噶调，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唱完“二黄导板”，站起身来，

念“扑灯蛾”：“黄家就是鬼门关、鬼门关——，我拼命再闯阎王殿——，抢去我的

喜儿，我的心不甘，我的心不甘。”这一段可谓“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

无穷”，恰似起承转合的“合”。 

  上面所说的“起承转合”四个阶段的表演，技法上是层层往上推，一浪高一浪，

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的表演更为精彩。第三阶段——“转”，表演技法令人目不暇

接：硬抢背，跪蹉，蹉步，倒步，前后移步……真假虚实的转换，脱尽烟火气的纯熟

技法集中表现在第三阶段——“转”的表演之中，精到至极。第四阶段——“合”，

技法上只用了一个硬僵身，一峰突起，戛然截止，如点睛之笔，神气毕现，为整场戏

的起承转合的表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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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举的是一场戏中如何安排合乎“起承转合”法度的表演内容的例子，下面

通过《小商河》技巧的安排、节奏的起伏、表演程式的设计，看看整出戏的“起承转

合”是怎样体现的。经我改编的武戏《小商河》，杨再兴主要有四场戏，三场“走

边”、一场陷马中箭。头场节奏平稳，看的是一招一式，临下场时设计了从上场门台

柱斜向下场门走单腿云步，台口正场鹞子翻身、单腿变身翻身、亮相，是为“起”。

二场节奏往上推，在《喜迁莺》曲牌中设计了新颖的表演程式，看的是干净利落的身

上与技巧之间真假虚实的转换结合，是为“承”。三场节奏起伏多变，突出了技巧：

三个单腿大翻身，马上又反回的单腿大翻身亮相，紧接着从下场门台柱向下场门走弧

线单腿后退快颠步（节奏由快转慢）亮住，是为“转”。四场节奏、调度简明、干

脆；技巧上重点用了从下场门台柱横场向上场门台柱“跳岔”，由慢而疾，惊心动

魄，是为“合”。 

  少春先生《白毛女》见黄世仁一场的处理，武戏《小商河》技巧、节奏、程式的

编排，既符合剧本所提供的情绪要求，又化用了近体诗“起承转合”的内在韵律，不

愧为尊传统而自主、守规范而自由、承师训而自取、施技艺而自然的典范。 


